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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1986年7月学校毕业，怀揣梦想来到陈家山煤
矿上班，为了挣钱也为了理想，我在陈家山煤矿干了
将近4年，现在回忆三十多年前在陈家山煤矿的日
子，我仍然记忆犹新，工作的艰辛和生活的趣事还历
历在目。今天我带大家一起回忆八十年代我战斗过
的陈家山煤矿。
　　陈家山煤矿位于耀县庙湾镇，始建于上个世纪
七十年代初，矿井设计年生产能力150万吨，当时为
陕西省最大的国有重点煤矿，是瓦斯、煤尘、顶板、
水、火、油气等灾害共生的矿井，是少有的灾害严重
矿井。
　　在我的记忆中，陈家山煤矿矿大、人多、热闹，八
十年代有“小香港”之称。二十出头的我在陈家山煤
矿工作，主要穿梭于办公室、井下和单身宿舍，感觉
陈家山煤矿就是自己的整个世界，在陈家山煤矿也
是我人生最辛苦、最快乐的日子。
　　陈家山煤矿是我踏入社会的第一个单位，在这
里，我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与他们一起奋斗
在煤矿生产一线，我们一起安装综采工作面、维修支

架和采煤机，我们共同度过了无数个难忘的日日夜
夜；在这里，让我认识到煤炭开采并非易事，煤矿工
人是最能吃苦、乐于奉献、不怕艰险的产业工人，他
们永远是时代的英雄；在这里，我磨练出最坚强的毅
力和吃苦耐劳的精神，为以后的人生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
　　我最初到陈家山煤矿每月工资47.5元，当时感觉
已经很多了，每月领到工资后给家邮寄10元，自己零
存整取10元(一种存钱方式，每月到银行存10元)，剩
余的作为本月的生活费用。记得最清楚的是每月发
工资后到“沿河”饭店吃碗油泼棍棍面是对自己最奢
侈的犒劳，因为平时都是在矿上的一食堂、二食堂吃
饭或者到带家属的矿工朋友家里混饭。
　　陈家山煤矿建矿初期生产工艺落后，使用炮采、
炮掘工艺，技术落后、产量较低、安全无保障，时常会
有安全事故发生。我到陈家山煤矿后，正赶上了矿
井机械化改造，开始学习、使用机械化采掘技术，矿
井先后上了两套综合机械化采煤和掘进工艺，大大
提高了矿井的生产效率。八十年代正是祖国改革开

放、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陈家山煤矿多出煤、出好
煤，为国家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劲的动力，煤矿工人用
辛勤汗水展现了特别能战斗的煤矿精神，我作为陈
家山煤矿一名员工感到由衷地自豪。
　　陈家山煤矿就是一个小社会，当时煤矿有正式
职工五千多人，还有农协工、大集体等工人，加上家
属共有三万多人。煤矿的中层单位估计有近百家，
除采掘一线区队外，还有运输、皮带、大修、灭火、遥
测等等二线队伍，另外为生产一线服务的地面单位
也比较多，如选煤楼、坑木场、砖厂、车队等等，管理
煤矿运转的机关科室更多，如调度室、生产、技术、机
电、劳资、财务科等等。
　　为了保障几万人能在矿区工作、生活、学习，陈
家山煤矿有小学、中学、医院、剧院、煤气站等等。矿
井有三个有名的住宅小区供员工和家属居住，这三
个住宅小区各有特点，寨子沟是矿井元老、双职工和
领导住的小区，共有二十多栋小高层家属楼；龙石沟
小区建在沮水河边，两层简易住宅楼，部分有资历的
干部可以住在这里；东店小区是依山而建的窑洞，一
般是一户住一个窑洞，冬暖夏凉，解决了农转非的老
职工一般都住在这里。虽然我在陈家山煤矿恋爱、
成家、生子，但三个小区没有一间房是我的栖息之
地，我只能用“抢占”的手段将单身楼的一间宿舍作
为新房。
　　陈家山煤矿位于香山脚下、沮水河畔，风景优
美，交通便利，矿区有通往耀县、铜川市的公交车和
火车，不论何时都可以方便地出入矿区，加之八十年
代人多、热闹，很多人非常喜欢这里，我昔日的同事
有的就在这里工作了一辈子，直到退休。
　　八十年代的陈家山煤矿给刚参加工作的我留下
了美好而难忘的记忆，虽然该矿在以后的发展中经
历了曲折和劫难，但陈家山人都挺过来了，通过一代
又一代陈家山人的不懈努力，现在已经把该矿建成
了一座机械化、标准化、智能化的安全高产高效
矿井。
　　我始终认为陈家山煤矿是一块风水宝地，为祖
国的经济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养育了一代
代矿工和家属。虽然我八十年代末就离开了陈家山
煤矿，但我经常会抽时间带着难忘的记忆去陈家山
煤矿看看。在陈家山煤矿工作的日子，永远是我最
美好的人生记忆。
　　致敬陈家山煤矿，愿陈家山煤矿越来越好！祝
福所有的煤矿工人上班平安，生活幸福！

　　我辈豪情壮志酬，
　　局开宝地写风流。
　　建功立业兴华夏，
　　成城众志谱春秋。
　　七秩峥嵘风雨路，

　　十万“战神”竞上游。
　　周全运筹宏图展，
　　年增效益耀神州。
　　热血丹心承厚望，
　　诚信笃行立潮头。

　　祝福安全为天计，
　　福泽基业永绵长。
　　感念峥嵘岁月稠，
　　怀情再续新鸿猷。

　　快到春节了，此
刻，我坐在铜川的家
中，窗外是北方冬日
的清冷，而思绪却早
已飞回了1992年的老
家，飞回了那个物质
尚不丰盈，却盛满了
纯 粹 快 乐 的 童 年
春节。
　　在河南济源那个
被太行山风梳洗过的
小院里，我是被糖纸
包裹起来的宠儿。太
行山的余脉像沉默的
巨人，守护着这黄土
夯筑的院落，院墙上
的爬山虎在冬日里褪
去鲜绿，只留下干枯
的藤蔓在风中摇曳。
院子的角落堆放着父
亲劈好的柴火，整齐
地堆成小山，柴火旁
有一口老井，井绳在
辘轳上缠绕出岁月的
纹路。这里，是我童
年最安稳的港湾。
　　那年我六岁，记
忆中的年味，是母亲
忙碌的身影，是父亲
贴春联时踩着凳子的
专注，更是那件压箱
底、只在大年初一才
舍得穿的新衣裳。而
其 中 最 细 微 、 最 斑
斓 ， 也 最 牵 动 心 弦
的，莫过于一张小小的糖果纸。
　　在那个年代，糖果是稀罕物。我家里有三个孩
子，我是最小的那个，上面有姐姐和哥哥。姐姐大我
几岁，已经开始帮母亲操持家务，每天清晨天不亮就
蹲在灶台前生火，眉宇间有了大人的稳重；哥哥则像
所有男孩一样，皮实、好动，总在院子里疯跑，裤膝
盖上永远沾着泥巴，笑声能惊起屋檐下的麻雀。而
我，是那个被允许赖在母亲怀里撒娇，被父亲用胡茬
扎得咯咯直笑的小女儿，连走路时都要拽着父亲的衣
角，像一只粘人的小雀儿。
　　那一年的年味，是母亲在灶台上忙碌的蒸汽，蒸
笼里飘出红枣的甜香；是父亲在院子里劈柴的声响，
斧头落下时木屑飞溅的脆响；更是那几颗被珍而重之
藏在柜子里的糖果。堂屋的老柜子是祖辈传下来的，
漆面斑驳，铜锁早已生锈，但父母仍把它当作“宝
库”。柜子深处，用油纸裹着几颗水果糖，糖纸在昏
暗的柜子里闷了许久，却依然固执地保持着鲜艳的色
泽。父母常说：“等过年，让孩子们甜甜嘴。”姐姐
和哥哥总是很大方，他们会把自己的那份省下来，或
者在分糖果时，默许我先挑。有时哥哥馋得受不了，
会偷偷用弹弓打屋檐下的冰凌子，含在嘴里冒充糖
块，逗得我咯咯直笑。
　　我记得那是一种裹着彩色玻璃纸的水果糖，糖纸
在阳光下会折射出五光十色的光，像极了童话里的宝
石。糖纸的质地很薄，却像一层魔法膜，将甜蜜封存
其中。除夕夜，一家人围坐在八仙桌前，煤油灯在中
央摇曳，父亲从柜子里拿出糖果时，动作郑重得像在
开启一个神圣的仪式。三颗，不多不少，在灯下泛着
温润的光泽。“妞妞，你先挑。”父亲笑着对我说，
眼里满是宠溺，皱纹在眼角堆叠成温柔的沟壑。母亲
在一旁搓着围裙，嘴角噙着笑，目光却始终落在我的
脸上。姐姐和哥哥没有异议，他们看着我，眼里是兄
姐的疼爱，哥哥甚至用胳膊肘轻轻碰了碰姐姐，两人
交换了一个默契的眼神，仿佛在说：“让小妹先选
吧。”
　　我伸出手，小手指在那几颗糖果上游移，指尖触
到糖纸时，仿佛能感受到一丝微凉的甜意。最终，选
中了那颗糖纸最漂亮的。那张糖纸是红色的，像年画
里娃娃的肚兜，上面印着金色的“福”字，还有一圈
细密的花纹，在灯下闪着温暖的光，仿佛将整个除夕
的喜气都凝缩在了方寸之间。我把糖果放进嘴里，那
份甜意在舌尖上弥漫开来，瞬间点亮了整个味蕾。而
那张被我小心翼翼剥下来的糖纸，更是被我视若
珍宝。
　　我把它铺在桌子上，用小手一遍又一遍地抚平上
面的褶皱，指尖摩挲着糖纸的纹理，仿佛在抚摸一片
珍贵的丝绸。那张糖纸，像一张小小的请柬，邀请我
进入一个甜蜜的世界。我把它对着灯看，灯光透过糖
纸，把红色的光斑投在墙上，像一朵会发光的花，花
瓣边缘还晕染着金边；我把它贴在眼睛上，世界就变
成了红色，连哥哥姐姐的笑脸，都染上了一层甜蜜的
色彩，仿佛他们都在糖纸的魔法里变成了童话中的人
物。我甚至把糖纸轻轻贴在窗棂上，让夜风拂过它，
发出细微的沙沙声，像是糖纸在悄悄的讲述一个童话
故事。
　　后来，我把糖纸夹在了哥哥送给我的那本《安徒
生童话》里，书页间还留着母亲用缝衣线装订的痕
迹。每当翻开书页，看到那张已经有些褪色的糖纸，
1992年的那个春节，父母的笑容，哥哥姐姐的疼爱，
就会清晰地浮现在眼前。糖纸上的“福”字渐渐模糊
了，但记忆中的甜蜜却愈发清晰。多年后，当我回到
老屋，在布满灰尘的柜子里翻出当年装糖果的油纸包
时，发现里面竟还藏着两张糖纸——— 一张是哥哥偷偷
省下的，另一张是姐姐从同学那里换来的。原来，他
们把自己的甜意，都悄悄藏进了我的童年里。
　　那张糖纸，包裹的不仅仅是糖果，更是父母最偏
爱的小女儿的幸福，是兄姐无私的疼爱，是一个家庭
在春节里最温暖的记忆。它像一颗小小的糖果，在岁
月的长河里，始终散发着甜蜜的光。如今，超市里的
糖果堆成山，糖纸的样式也千变万化，但我再也没见
过比那张褪色的红纸更美的糖纸。因为它的底色，是
太行山风里永不褪色的亲情，是时光深处永不消散的
年味。
　　每当春节来临，我总会想起那个太行山下的小
院，想起那个攥着糖纸的小女孩，想起父母眼角的皱
纹里盛满的温柔。糖纸虽薄，却足以承载一个时代的
温情；偏爱无言，却能让一个孩子用一生去珍藏。那
些被糖纸包裹的岁月，早已成为我灵魂深处最柔软的
光，照亮了此后所有的寒冬。

　　围炉夜读，时光变得很缓慢，缓慢得案头的线香
燃着的那缕青烟，仿佛挣脱寒夜，袅袅娜娜地飘向窗
前。窗子密闭很好，断不会有风进入，是什么吸引这
缕青烟，竟有点不管不顾的意思。其实，抽抽鼻子闻
一下，就能闻到梅花的幽香躲在窗外，既不想走，又
不想留，站着嫌累，蹲着不雅，正在为难之际，就与线
香的香味融为一体，纠缠着、融合着，让这个普通的
寒夜多了几分旖旎。
　　墙上是有一幅画的，年轻时临摹的雪梅图，那时
既不懂画，也不懂梅，因此画得其形，不得其神。之
所以挂在墙上，是母亲的主意，因为我学画，她便学
习装裱，这是她装裱的第一幅画，有纪念意义，便一
直保留着。其实后来我晓得，并不是装裱的原因，而
因为这是我第一幅有点像样的画，便留着了。
　　窗外梅香闯进来，大概是被画上的梅花吸引，然
而到得近前，才发觉这梅花徒有其表，便不想靠近。
旁边看书的我，有点汗颜，这幅画，连梅香都嫌弃，可
见糟糕透顶。我将书本打开竖起，遮挡我的面庞，那
缕梅香就像是识字似的，沾到书页上，再也不走了。

　　从此，我的室内便充满梅香，书页也幽香阵阵，
就连那文字，也不再棱角分明，似是温柔许多。我变
换各种姿态读书，或卧或坐、或立或行，惬意至极。
　　我看书很杂，且喜欢朗读出声，读《牡丹亭》那开
篇“原来姹紫嫣红开遍”，甚至还能唱起来。唱得鼻
尖微微出汗，鼻子里闻着梅香与油墨味，突然间感
觉，这世事本该如此，情也好爱也罢，都不如这缕书
香实在。我想开窗赏梅，甚至读书给梅花听，在我看
书的每一个夜晚，窗外的梅树都在承受孤独。我的
书声有可能惊扰到它，说不定把浓稠的梅香搅得
稀碎。
　　后来，即使下雪，我也会特意将窗户留一条缝
隙，为的就是梅花能够听到我的声音，更让我能闻着
梅的香味。有时，我能透过窗子看到梅花，那一块不
大的窗玻璃，便成了一张画纸，而窗外的梅，便是印
在画纸上的一幅画。那才是最动人的雪梅图，我想，
不管如何努力，也难以将其描绘下来。突然想咬破手
指，在这幅画上落个印，又怕丑化了梅花，只得作罢。
　　继续读书，读李清照的“年年雪里，常插梅花

醉”，便觉梅香与词意相融，真想与词人一起踏雪寻
梅、簪花饮酒。读陆游的“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
如故”，又在梅的傲骨中读懂文人的坚守，墨香与梅
香交织，让文字有了质感，左思右想还是无法舍弃。
　　有次读《浮生六记》，沈复与芸娘“夏月荷花初开
时，晚含而晓放，芸用小纱囊撮茶叶少许，置花心，明
早取出，烹天泉水泡之，香韵尤绝”。忽然窗外有风
吹过，梅花落了几瓣，便去捡了，轻压在书页间。数
日后，花瓣干成一句有骨无肉的诗，书页印下淡淡的
花痕，书香中多了一丝梅的清冽。翻开时，似乎还有
梅影闪动，文字的意蕴里，竟多了时光沉淀的芬芳。
　　夜渐深，北风未歇，我合上书卷，指尖仍留着墨
香与梅香交织的余温。忽然明白，读书与赏梅，本是
同一种修行，都是在喧嚣世间，寻一份内心的宁静；
都是在无常岁月里，守一份纯粹的热爱。梅以傲骨
凌霜雪，书以智慧渡尘嚣，二者相伴，便有了对抗岁
月寒凉的力量，有了安放灵魂的净土。梅花相伴书
页香，这不仅是冬日里一桩雅事，更是人生路上的一
种心境。

追忆我在陈家山煤矿的日子
◎ 李建文

鹤舞                  李海波摄

梅 花 相 伴 书 页 香
◎ 谢汝平

　　窗外的冬雪，像一册被时光久置的书
卷，悄悄展开，又慢慢合上，每一片都带着无
声的记忆，落在屋檐、院梁、窗棂上，堆成一
个冰清玉洁的世界。室内的灯火透出微黄
的光，水壶在炉上轻轻作响，仿佛在与冬日
的宁静对话。
　　水已烧到微沸，在锅沿处轻轻起伏，不
急不缓地翻涌，像雪花落下时的一瞬，空气
忽然变得柔软。茶叶入杯，缓慢展开，像在
等待一个久违的访客。茶汤琥珀色，透明而
沉默，映出窗外的白。香气从鼻端铺展，沿
着喉腔滑入胸腔，留下一种不急不促的圆
满感。
　　窗外的雪，把院子里的一切都披上了一
层轻盈的白纱。树影在雪上慢慢滑行，探头
探脑看向窗内。雪与茶，隔着小小的窗户互
相对话。雪的冷，像岁月的沉默，压在心口；
茶的热，像温柔的耐心，慢慢在舌尖蔓延。

室内的热浪却在逐渐提升，雪仍在窗外继续落下。
　　水之清，木之香，气之和，人之定，每一口茶汤，被舌尖聚拢，
滚入胸腔，在心脏处放大成一轮温柔的月亮。茶汤的苦，似冬夜
里走过的路，让人清醒却不刺痛；一缕回甘，像窗内灯火的微光，
明亮，却不喧哗。
　　窗纸上，雪的纹理不断被热气模糊，又在冷却后重新清晰。
每一次呼吸，都是一次回望，那些被时间收起的小事，那些以为会
消失的名字，仍在心底以鲜活的形态跳动。雪不语，茶无声，却把
心灵推向一个更柔软的岸。也许煮茶本身，就是一种对生活的审
美。冬天的意义不过是让我们在寒冷里学会把温暖煮成日常的
习惯，把孤独煮成淡定的香气。我想起了往昔被岁月拉长的光
阴，春来时的期待，夏日里的热烈，秋天的收获，皆在一缕茶香中
被重新照亮。雪，如同时间里的故事，一次次放下，又一次次被扬
起，把痛与喜都折叠成一页页轻盈的纸船，任凭风的托举，在心湖
里慢慢航行。雪仍在下，像无言的演讲，我们是听众，也是讲述
者；是路人，也是归客；是被时间拥抱的冬日之树，枝头的霜花在
茶香中慢慢融化。冬雪煮茶，是一种隐喻，温暖藏在每一次慢慢
的煮沸、每一口缓缓的品尝里。
　　雪仍然落着，明日的路还很长，路上的人还会疲惫。但冬雪
的陪伴中，还有一缕茶香像夜色里的一盏灯，在寒冷中温暖而明
亮，在岁月的沉淀中，收获从容与安然，静待春暖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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